
2 0 04 年至 2 0 06 年
,

作为公安部派驻阿富

汗使馆的首任普务联络官
,

我在那个古老神秘

又危机四伏的国家工作生活了两年
。

现虽 已回

国
,

可那令人难忘的生活经历依然时常浮现在

我的眼前
—

抽机之娜

苦务联络官是指一国苦察机关派驻另一个

国家或者双方进行固定联系的苦官
。

这种制度

是国际刑普组织和一些国家的苦察机构之间开

展苦务合作的一种新形式
,

是各国苦察间协商

处理国际间犯罪案件的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合

作方式
。

近年来
,

阿富汗成为世界瞩 目的焦点
,

因

为这里是恐怖分子的天 堂
。

自 2 0 01 年美国推

翻塔利班政权以来
,

美国及北约部队驻军阿富

汗
,

追剿恐怖残余势力
,

维持国家和平稳定
。

然而
,

时过 6 年
,

阿境内恐怖势力非但没有肃

清
,

反而活动 日趋频繁
,

自杀式袭击
、

路边炸

弹
、

中小规模军事进攻不断发生
,

造成大t 人

员伤亡和财产损失
,

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

会安全
,

也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极大危害
。

恤夭. 公
我是 2 0 04 年 7 月 16 日被派往中国驻阿富

汗大使馆履新的
。

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配合公安

部工作小组协调阿警方对 6
·

10 恐怖袭击事件

的侦破工作
。

2 0 0 4 年 6 月 1 0 日凌展 1 时 20

分
,

一伙恐怖分子手持武器潜入中国铁道建筑

总公司十四局集团设在阿富汗北部重镇昆都士

以南 3 6 公里的盖劳盖尔工地的沥青拌和站
,

将罪恶的枪口对准中国工人居住的帐篷疯狂扫

射
。

10 名中国工人当场身亡
,

另有 5 人受伤
,

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不治身亡
。

种种迹象表明
,

这是一次有组织
、

有计划
、

完全以杀人为 目的

的恐怖袭击
。

恐怖分子训练有素
,

手段残忍
,

整个作案过程只有十几分钟
。

这起惨案是到目

前为止
,

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袭击损失最为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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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的一次
,

不仅震惊了世界
,

也牵动

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
。

胡锦涛主席
、

吴邦国委 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做 了

指示
,

要求大使馆全力抢救受伤同胞
,

妥善处理善后事宜
。

经过大使馆全体

人员的齐心协力
,

圆满完成 了善后处

理事宜
。

此外
,

由公安部
、

安全部刑

侦
、

反恐专家组成的公安工作小组也

于案发第三天抵达阿富汗
,

协助阿方

开展侦破
。

我是事发后 , 个月到达阿富汗的
,

虽然阿方在侦破中为我提供 了极大便

利
,

但由于阿警察部队刚组建
,

刑侦

人员水平低
,

装备落后
,

双方语言又

不通
,

给案件侦破工作带来极大障碍
。

此起案件后来被阿方定为塔利班恐怖

袭击
,

称主犯已逃到巴基斯坦
,

抓获

的 3 名嫌疑人中 1 人一审被判死刑
。

2 00 5 年 2 月
,

我与新华社记者
、

中铁十四局代表出席了 6
·

1 0 案件二审

的旁听
。

想象中本应庄严
、

肃穆的法

庭仅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
,

3 个法

官挤在桌子后面
,

我们 3 人分别座在

两侧的沙发上
,

3 个犯罪嫌疑人目光呆

滞
,

表情木呐
。

法官对我说你有什么

问题就问吧
。

我问其中一个被判 7 年

徒刑的家伙案发时在哪里
,

有谁可以

为他作证 。 他回答说当时在自己的店

里睡觉
,

两个店员可以为他作证
。

我

问法官案卷里有没有检察官调查时对

两个证人的询问笔录
,

法官说没有
。

而被判死刑的 N UR 两臂和脖子上有明

显的伤痕
,

他是唯一承认参与恐怖袭

击的嫌犯
。

二审主要是我问犯罪嫌疑

人问题
,

好像我是主审法官
。

后来我在中国驻阿使馆还接待过

NU R 的父母和弟弟
,

他们诉说了 N U R

的冤情
。

昆都士距喀布尔只有 20 0 多

公里
,

但坐车要八九个小时
。

他们是

变卖了家里的东西第一次来到喀布尔
。

他们拄着棍子
,

衣服槛褛
。

此案目前虽 已结案
,

但案件真相

还是众说纷纭
。

这起案件幕后真凶到

底是谁 , 鉴于 当前阿政局十分复杂
,

刑事侦破水平非常低
,

真的很难水落

石出
。

一场目恤
20 05 年 2 月的一天

,

中国 大使馆

得到消息
,

恐怖分子拟对中铁十四局

一处施工单位发动恐怖袭击
,

通报提

供了该人姓名等线索
。

接报后
,

我立即将该情况通知十四

局在喀布尔的总办事处
,

要求其排查
。

同时
,

我拜会了阿内政部负责安全的副

部长
,

请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对在

阿中资公司的安全保护
。

当天下午
,

总

办事处答复没有查到此人
。

我又叮嘱他

们将排查范围扩大到公司在阿富汗的所

有工地
。

这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
,

深怕 6
·

10 惨剧再次发生
。

第二天早上 8 点多
,

十四 局来电
,

称已找到通报所描述的那个人
,

此人

在昆都士工地开小巴接送我施工人员
。

情况紧急
,

如果该人真是恐怖分子
,

在车上安装了炸弹后果不堪设想
。

我

一面要求总办事处迅速将该人的有关

资料传给我
,

并通知工地人员严密监

控该人举动 ; 另一方面紧急拜会阿内

政部反恐局局长
,

向其介绍有关情况
,

请其对犯罪嫌疑人立即采取措施
,

以

防不测
。

反恐局局长立即向昆都士省

官一路同行
。

会议结束后
,

伊朗普务

联络官派车专程将我们送到阿伊边境

口 岸
。

我们本打算在赫拉特省乘机返

回喀布尔
,

但 由于天气原 因
,

航班被

无限期取消
。

这一 天恰好是中国 的大

年三十
,

在机场我们从早上 8 点等到

下午 4 点
,

最后只好失望地回到简陋

的宾馆
。

躺在阴暗的房间里我不禁感

慨万千
。

这里没有喜庆的鞭炮
,

没有

家人的欢笑
,

也没有热腾腾的饺子
,

只有思亲的惆怅
。

晚 8 点多钟
,

德国等务联络官敲

门要我到他的房间去
。

来到他的房间
,

他的阿富汗助手和那个法国联络官已

在那里
,

桌上摆着几罐啤酒和几个罐

头
,

还有干果等食品
。

德 国普务联络

官说
,

我们知道今天是你们中国的春

节
,

所以特地从当地警察朋友那里要

了点没收的啤酒 (阿禁酒 ) 和罐头
,

让我们一起祝你节 日快乐
。

当时的情

景让我十分感动
,

那晚我们聊到很晚
。

2 0 0 5 的春节让我非常难忘
。

坏天气一直持续到初二
,

我们决

定乘车从陆路返回
。

从赫拉特省到喀

布尔要穿越阿富汗西部
、

南部
、

中部 8

反恐部门布署
。

两

天 后
,

他 又约 见

我
,

向我详细介绍

了调查情况
。

他们

已将犯罪嫌疑人父

子控制起来
,

但经

过调查
,

没有发现

犯罪事实
。

反恐局

局长还将犯罪嫌疑

人带来让我讯问
。

由于证据不足
,

后

来将其释放
。

虽然

虚惊一场
,

但没有

发生危险事件还是

令我很欣慰
。

劝忘年祖
20 0 5 年 2 月

,

我赴伊朗参加第六

届地区禁毒联络官

会议
,

与德国警务

联络官和法国联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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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省
,

其中南部
、

赫尔受
、

坎大哈
、

法

拉等几个省是恐怖分子活动最为活跃地

区
,

这条路全长 1 , 0 0 公里
,

由于恐怖

袭击频发
,

因而有
‘.

死亡之路
”

之称
。

法
、

德国家在赫拉特省有一个联

合的领馆
.

我们便去求助
。

按计划
,

领馆派两台车
,

再由当地带察派两台

替车护送我们到坎大哈
,

法
、

德苦务

联络官的助理再到坎大哈接我们
。

出

发时间定在大年初三
,

可半夜就下起

了鹅毛大雪
,

早 4 点钟出发时
,

积雪

已有一尺厚
。

在茫茫夜色中
,

我们 4

个人加上 6 个苦卫在风雪中艰难地踏

上旅程
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
,

如果真发

生袭击
,

6 个普卫根本起不了太大作

用
。

恐怖分子要么设皿路边炸弹
,

在

车经过时引爆
;
要么在远处先用火箭

简袭击
,

然后自动步枪扫射
。

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很紧张
,

车内

一片寂静
。

出了赫拉特省
,

我们停在

路边方便
,

那些苦卫立刻占领制高点
,

保持高度普戒状态
。

天亮了
,

彗也小

了
。

为防被袭
,

我们的车在破败的公

路上以 14 0 公里的时速飞驰
。

虽然我

紧紧抓住车门把手
,

但剧烈的颠簸还

是不时将我的身体抛起来
,

头 ! 重地

撞在顶棚上
。

由于苦卫开的是俄罗斯

产的吉普车
,

跟不上我们的车
,

只好

一个车带一个苦卫先行
。

当我们下午 4

点多到达坎大哈时
,

普卫车已被我们

抛下 1 个小时的路程
。

晚 7 时左右
,

由于下一段路程没

有苦卫
,

我们不得不下榻在坎大哈相

对安全的一家酒店
。

由于客房紧张
,

我和德国普务联络官挤在一间不足 10

平米的房间里
。

他将唯一的单人床让

给我
,

然后钻进自备的睡袋躺在地上
。

虽然旅馆有保安
,

但我们还是不太放

心
,

都把枪放在身边
,

子弹上膛
,

枪

口对着窗户和门口
。

一夜总算熬过去了
,

第二天我们 5

点钟趁夜色出发
,

一路上又是风雪交

加
,

白茫茫一片
,

令人头晕目眩
。

我

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
,

怀里抱着枪
,

保持高度普惕
。

经过 5 50 公里 10 个小

时的颠簸
,

大年初四下午终于到达了

喀布尔
,

车进市区
,

真有走完万里长

征的感觉
。

大雪虽然给我们添了许多

麻烦
,

但也帮了大忙
。

由于这样的天

气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后不易脱身
,

所

以他们减少了活动
。

但从 2 00 5 年 g 月

以后
,

这条路再也没有清静过
,

每天

都有爆炸
、

枪击等恐怖事件发生
,

许

多人在这条路上命丧黄泉
。

. 璐尽资
喀布尔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

,

因

此大使馆人员除非有工作
,

一般不轻易

出门
,

就连生活必需品也定期统一购

买
。

中国大使馆斜对面是阿富汗的副总

统府
,

左邻总统府
,

右侧是联合国开发

署
,

属重兵把守的要地
,

也是恐怖分子

的主要袭击目标
。

刚到阿富汗时
,

几乎

每天都听到爆炸声
。 2 0 04 年 7 月 2 8

日午夜时分
,

一枚火箭弹越过总统府在

大使馆门前爆炸
,

路面被炸出一个直径

约半米的弹坑
,

大使馆的部分门窗玻璃

被震碎
,

铁门也被弹片击穿
,

所幸没有

人员伤亡
。

火箭弹是恐怖分子遥控发射

的
,

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
。

20 06 年 2 月初的一个深夜
,

我正

躺在床上看书
,

突然一串清脆的

枪声打破了寂静
。

我担心歹徒闯

入大使馆
,

急忙穿上防弹衣
,

拿

起头盔和夜视镜爬上楼顶
。

趴在

楼上
,

我注意到枪声是从隔壁一

家英国人开的餐馆里传出的
,

只

见几名持枪者在忽明忽暗中搜索

着什么
。

不一会儿
,

附近值勤的

阿武装普察迅速跑过来
,

不由分

说将那几名持枪者抓走
。

后来得

知
,

放枪者系英国保安公司的几

个人
,

他们在餐馆聚会酗酒
,

至于为何

放枪不得而知
。

这件事发生后
,

在大使

馆的申请下
,

国内派来 6 名武苦负贵

大使馆的安全保卫
。

在喀布尔
,

我们出门时防弹衣是

必备物品 之一
。

大使馆给每人配发一

件凯夫勒软质防弹衣
,

这种防弹衣只

能防手枪子弹
。

由于参加一些外交活

动不方便
,

我就把它套在车驾驶座椅

靠背上
。

另外
,

公安部对我十分关心
,

给我邮来了最新式的防弹头盔和一件

前后加钢板可防步枪子弹的重型防弹

衣
,

有近 2 0 公斤重
,

穿上虽然不舒

服
,

但心里更有安全感
。

久在阿富汗
,

到哪里都十分苦惕
。

有时到外面就餐
,

进入餐馆首先环顾四周
,

熟悉环境找

到出口
,

排查可疑人员
,

然后尽t 找

个远离窗子
、

背对墙 的位 t 坐 下来
。

说实话
,

就是吃饭也不能踏踏实实
。

在阿富汗生活的两年中
,

我快乐

过
、

孤独过
、

苦闷过
、

恐惧过⋯⋯那

些惊心动魄的危险场面时时闪现在眼

前
。

然而
,

我始终怀着坚定信念
,

从没

在困难面前畏缩过
。

我忘不了是国内领

导和同志的帮助使我走过这 73 0 天 的

艰辛路程
,

忘不了我的家人尤其妻子在

背后默默的奉献和鼎力支持
。

还有我的

朋友
·

·

⋯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

泉
。

经受了艰苦复杂
、

危险动荡环境的

考验
,

我的心智得到砺炼与洗涤
,

对人

生观
、

价值观
、

苦乐观有了更深刻的理

解
,

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发扬不畏

艰险
、

勇于进取的精神
,

忠诚地完成任

务
。

(作者系前公安部派驻 阿富汗大使

馆首任誉务联络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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